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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要要竞竞争争小小，，哪哪怕怕去去偏偏僻僻县县城城””
辞掉工作专心“考公”，她只想进入体制内

10月23日，经过三天的仔细对比、筛选，今年刚毕业的23岁大学生李敏终于把自己考公
务员的目标锁定在聊城某县国税局的一个职位。“只要竞争小，哪怕去个偏僻的县城”。这已
经是辞掉工作专心应考的她今年参加的第4次大型考试了。目标只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进
入体制内。

一天过后，24日晚，2014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网上报名结束。截至当
天18时，共有140 . 4万人通过资格审查，37个招录岗位报名比例超过1000：1。

“这是个没有武器和硝烟
的战场。”每次从报名开始，李
敏就能感受到竞争的残酷性，
还不忘形象地比喻，“有点像大
伙儿一窝蜂在抢饭吃”。

报考数字最能体现出激烈
程度。系统显示，她看到的多个
岗位的填报者都在几百人甚至
上千人。李敏从之前的媒体报
道中得知，最火的岗位要从七
千个报名者中挑一人，这几乎
让她失去报考的勇气。

李敏的失望之处在于，岗
位很多，但适合自己的不多。女
生，今年6月毕业不能再算应届
毕业生，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大
部分岗位都有专业限制，有的
甚至还有户籍限制……林林总
总的岗位报名条件限制，都让
李敏的选择范围一缩再缩。

“为什么对专业限制那么
死，难道一个主要整理资料的
岗位，必须由管理学专业的人
才能干？限制户籍更难以理解，

难道外地人去了就干不好？”李
敏忍不住爆一下小脾气。

牢骚发完，还是要服从现
实。最终，家在临沂的李敏选择
了聊城某县国税局的一个岗
位，尽管她此前对这个县的情
况一无所知。

做这个选择主要是因为这
里位置偏僻，报考的人相对较
少。即便如此，最终显示，她将
与其他几十名报名者争抢一个
岗位。

岗位很多，适合自己的不多

李敏的“考公”之路从今年
年初开始，那时，她还没有毕
业。宿舍里和她一样边找工作
边“考公”的同学有三个。几个
人辗转多地，终有一人如愿。

这个人不是李敏。毕业时，
她背起行囊回到临沂老家，找
了一份临时工作，暂时宽解对
父母的愧疚，“毕业了应该自食
其力，起码不该再伸手问家里
要钱。”但她考公务员和事业编
的念头一直没变，白天上班，晚
上复习。

李敏甚至没有认真想过，
性格是否适合公务员这个职
业？她有着“90后”的大部分特
质——— 个性、张扬、爱美、喜欢
尝试新鲜事物。但她又觉得这
个职业可以带给自己更多的东
西：稳定的收入、健全的保障、
足够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还可
能有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

李敏和同学很“不幸”，毕
业时正巧碰上“最难就业季”，
投出的许多简历石沉大海。也
有些工作岗位主动上门，但她

不甘心，让她这个经济系本科
生去售楼，心理上接受不了。有
的公司招人，她几次应试，笔
试、一轮面试后，都是在二轮面
试时被刷下来，这让她很受打
击，甚至怀疑是否公正。

种种经历更强化了她参加
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的决心，
起码考试过程相对严格、透明，
与弹性选拔方式注重家庭出
身、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

这减轻了她和父母的焦虑
感。

没想过性格是否适合当公务员

坚持的不止李敏一个人。
在济南，许多和她同时毕业，甚
至更早毕业的年轻人，放弃找
工作，在学校周边租房专心复
习考试。

一个男生刚拒绝了一家公
司，和几个同学合租一间房，每
天学习七八个小时，他一直认
为，考上公务员就不用愁了，

“回家也有面子”；另一个男生
则因为父母的坚持走上“考公”
路，同时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
但他不怪父母，他们也是为了
让他“吃好饭”。

当然，还有其他进入体制
内的渠道，比如考大学生村官
和选调生。这些年轻人中，不排

除有一些人决心扎根农村，想
在基层大干一番。但谁也不否
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把这当
成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跳板。

选调生作为党政领导干部
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
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也备
受大学生青睐。

今年起，我省选调生和大
学生村官招考“并轨”，也就是
说，按照选调生的标准条件和
程序，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在村服务满2年后，经
考核考察合格，方可录用为选
调生。

今年4月，多位参加面试的
大学生现场与记者交流时表

示，就是冲着“选调生”身份来
的，只要能录用为选调生，在村
里服务2年，吃苦也不怕。一位
湖南籍男生说，自己更热爱学
术，已经考取南方一所大学的
研究生，但父亲坚持让他当公
务员，只能硬着头皮来报名。

为了专心备考，几天前，李
敏辞去了干了三个月的临时工
作，在那家公司，她是今年唯一
的本科新员工。而现在，她在家
专心备考，父母也提供了最大
的支持：定点做饭，尽量不打
搅。

“期待能有个好结果。”这
是这个家庭眼下最大的事了。

(文中李敏为化名)

因父母要求“考公”，放弃音乐追求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稳定的收入、较高的社会
地位，还有一些隐性福利，这
一切能说放就放下了？

熊非真的放下了：一个月
挣三四千元，还要承受巨大的
工作压力，个人想法常“被淹
没”，不如自己出来单干。

许多人分析，公务员工资
虽少，但福利好、隐性收入多。
这种情况确实不同程度存在，
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能享受
到，尤其是“非强势部门”或底
层的公务员们。

公务员何磊倒显得很淡
定，“都说公务员有这福利那
福利，我真没享受到。真的，说
没有福利，连我妈都不信。”

杨云有些失望。大学毕业
曾有机会进入一家国企，如今
的收入远低于她的预期，有时
会对曾经的选择心生悔意。

我省某县级市一单位统
计显示，近三年来，有7人辞职。
某系统公务员王超2009年参加
系统内培训，一年后和他一起
培训的人中有一二十人离职。

说这些话何磊有些犹豫，
“不知道会不会招致别人反感，
很多人对公务员有偏见。”

他在想，为什么公务员被
贴上标签、总受质疑？“可能是
工作性质特殊，毕竟拿着纳税
人的钱，另一方面有些公务员
做了不该做的事，招致反感，以
致妖魔化了整个群体。”

“一份报纸一杯茶”，这是
局外人对公务员工作的素描。

“有些单位相对清闲，但有些却
累得半死。”杨云所在的部门平

时要处理许多琐碎的事情，忙
起来的时候“女人当男人使，男
人当牲口使”。

何磊甚至很少能完整地休
周末。领导给他们提的要求是
要“5加2”、“白加黑”，“就是说
工作日5天和周末2天，白天和
黑天都要严格要求。”他所在的
部门必须24小时有人值班，“有
时已经回家了，一个电话又被
叫回去弄材料。”

何磊也有牢骚：“领导要求
思想境界，要有奉献觉悟。”

部分公务员心态素描———

他他们们为为什什么么
想想走走出出体体制制？？

离开体制的公务员熊非，被亲戚朋友看成是“异类”。
年轻人纷纷抢端公务员的“铁饭碗”,很多人没想过，已经进
入体制的是否过着他们想象中的生活？尽管是极少数和非
主流，不可否认，公务员正在出走。他们为什么想走出这个
体制？在本报记者绘就的多位公务员心态素描中，或许能
找到答案。

公务员身份，说放真放下了

“标签化”和“群体妖魔化”

公务员徐轩也会陷入困
惑，“现在20多岁就能看到我60

岁的状态，这不是我喜欢的。”
她开始萌生跳出去的想法，

“可能就是围城效应，父母在
系统里一辈子就那样，个性没
了，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省一位处级干部也感
慨，在机关多年没了锐气，如
果年轻一些会考虑去创业。

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按部
就班的程序让一些年轻人不
适应。一名公务员说：“这是机
器，你来了就得按它的规则
来，大家变得越来越像，比如
说话风格、举手投足。”

徐轩喜欢读书，周围总有

人调侃“读这些有什么用？”单
位里，谁谁提拔了、谁谁下课了
的话题比读书更有吸引力。

部分公职人员的官僚气，
何磊也亲身经历过。前几天，
他去办事，对方的脸拉得老
长，“他应该想到，他也会去别
人的单位办事。”

对热度不减的“考公”热，
一位“80后”公务员说，“不建议
有理想的同学考公务员。”

回过头来他又念叨：有时
候理想不能当饭吃，你可以为
理想奋斗，姑娘愿意陪你吗？
就算姑娘愿意陪你折腾，要是
折腾不成，对得起人家姑娘
吗？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20多岁就能看到60岁的状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2011年4月24日，报考公务员的考生走进南京女子中专考场。 (资料片) CFP供图

2011年4月23日，济南市录用公务员考试开考，两名考生坐在
路边待考。 (资料片)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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